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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　

规范·偏离·控制：母语素养的

层级结构及其教育学启示①

曾晓洁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我国母语教育侧重规范的传统有失偏颇，因为理想的母语素养除了指向标准的规范力外，还包括指向修辞的
偏离力和指向高效交流的调控力。常规性的学校母语教育应把母语素养的宏观分层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点，使课程内容体

现出一定的序列性，而补偿式的社会母语教育则应根据受教者实际所缺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多样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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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洪堡特到海德格尔，从萨丕尔到沃尔夫，作为一个
哲学命题，“活在语言里”早已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紧接着

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活在语言里？语言教育学

者的回答是———进行母语学习。他们认为，“母语学习可

以帮助个体实现所潜藏的巨大能量。”［１］４８这种对于母语学

习价值的判断，无疑是正确而令人振奋的。但要使母语学

习的价值最大化，还须先认清母语素养的内在结构。

一　母语素养的三个层面
（一）规范是交流的根基

语言是每个社会人展示自我的最重要的途径，语言教

育则是使人社会化的最基础的教育。现代语言学之父索

绪尔（Ｆ．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曾描述过一次简单的言语循环过
程［２］３２－３４，简洁图示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一次一来一往的简单交谈过程

中，与所表达的含义有着决定性关系的只是两个心理过程

（说者想说的和听者所理解的），而人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社会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就是个人社会经历与见闻

的积淀析化。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内容并非个

人所能全部决定。更重要的是，语言为沟通而存在，对于

个体而言，社会语言系统是先在的，它为某个语言族群所

公认并且为所有生活其中者共同遵守，个体要想融入这个

系统，必须首先接受这个语言系统的基本规则。这是一个

不言而喻的合约，在这样的合约基础上，个体才获得语言

准入。共同语音、通用词汇、规范语法，就是约定俗成必须

遵守的基本语言运用规则，这些规则的掌握是母语素养的

第一层面。

（二）偏离产生修辞美

规范地言说只是实现了语言的低端功能。“言为心

声”“文如其人”，这两个经历汉文化几千年淘涤的成语揭

示了人文科学中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即：共性的语言只

是一种理论，事实的言语却往往是个性的。或者说，规范

本身是合同化的，它只是一个框架，如果仅仅囿于规范，则

只能进行最基本的社会交流，没有多少生气；适度的偏离

则不仅能产生新奇之美，还可推进语言规范本身的发展，

产生灵动的言语诗意。

国内最先提出语言偏离理论的是王希杰，他认为，如果

以语言规范为坐标，那么，规范的话语是零度偏离，错误的话

语为负偏离，修辞为正偏离［３］２２－３７。当然，正偏离产生的修

辞决不仅仅是修辞格，它指向的是对基本语言规则的陌生

化。语用论者公认，在具体的语境中，语法必须服从修辞，每

一次有意义的言语过程都是为特定语境而生，规范层面的语

言能力可以在基本规则的基础上生成新的应对性言语，却不

能营造出新奇的意象，适当的正偏离则能充分利用语境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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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限定性，创生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奇意象。

“人是修辞的动物。”［４］某种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活在物

质环境中，而是活在语言的玩味里，修辞是展现“我”之为

“我”的最重要途径。通过对规范的正偏离，言说者用独特

的方式表达自我的情感、体验和判断，在与他者言语形式的

区别中，“我”的精神与言语一起实现了自由发展，“我”的形

象通过修辞得以在人之群像中凸现、丰富，“我”也因此成为

了“我”。因此，正偏离是语言素养的第二个层面。

（三）控制是语用的最高追求

发生了正偏离的言语，因为与受众固有的基于语言规

范而形成的心理预设间存在落差，从而使受众获得意外之

美或势能释放之轻松感。这种超越规则的自由抒发，因连

带的新奇之美而颇受欢迎，也给言说者本人带来言语享受

的快乐，对于个体语言成长意义非凡，但如果仅仅陶醉于

个性化自我抒写而不留神言语的社会功能，则“我”之于世

界的意义难免会因此折损。如何通过言语交流，使外在于

“我”者成为“你”而不是“他”，从而高水平实现“我”之社

交价值？言语控制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词。

控制，意指掌握住不使任意活动或超出范围。话语控

场力弱者，往往遭遇无从言说的尴尬或附和他人的无聊，

成为话轮交替中的失语者。当然，失语大概有两种原因，

一是由于地位卑微导致的话语权丧失，契诃夫笔下的小公

务员是其典型代表，二是由于母语控场力的缺乏，敏于事

而讷于言是其典型表征。这第二种情状的失语者，尤其需

要培养话语控制力。祝敏青曾从控制论的角度，提出过

“言语交际过程也是一种话语控制过程”［５］，虽然她重点论

述的是话语施受双方在话轮中地位转换所构成的语境，但

却为话语控制能力的提出提供了思路。再往前追查，可以

发现早在１９７０年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就已提出话语既是
手段又是目的、话语的目的直接体现为权力的观点［６］３。言

语控制即通过“我”之判断，凭借话语本身的吸引力、说服

力或慑服力而非社会地位或其他外在因素，使言说主体能

够通过言说来获得话语权，提升个体影响力，使言语交流

能朝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而发展。

也就是说，语言的最高效用是能根据语用环境进行成

功的交际，诗意不一定能导向成功的言语交际，而在规范

与偏离之基础上的控制则能引领言语走向一种圆融的高

效境界。这种境界能让言说主体在享受言说幸福的同时

实现生命与社会的双重价值。成功的话语控制依赖应情

应景的分析和机智的语言反应，话语控制力是母语素养的

最高层面。

二　母语素养层级性的教育学启示
（一）母语教育传统习于规训

查检我国语言规范史得知，我国的社会母语教育传统

是由专家引领语言教育。这里的专家，指的是语言文字工

作者，他们制定国家语言政策，并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和学

术言论影响社会语言教育的走向。在戴昭铭明确提出规

范观念应变匡谬正俗为动态规范［７］之前，我国的主流语言

工作者都习惯于站在正统的立场，维护语言的既有现状，

做匡谬正俗者。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曾从人性的角
度指出，有机生命有一种天然的促使自身恢复到早先状态

的惰性倾向［８］２８。但这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语言演变情况

相悖。语言的演变与社会的应用同步，它把外语中、方言

中适合当前时代需要的实用成分吸纳进来，生动活泼地对

已有成分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应用，并毫不犹豫地把不合时

宜的原有成分抛在来途之上，总而言之，她要与社会同行，

而决不会停留在历史的时空里孤芳自赏。结果，虽然从连

续体来看，语言的变化点点滴滴、不成体系，但跳跃性地

看，语言的变化又是巨大的，跳过几个历史阶段，把古今语

言进行对比，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语言与当初的语

言确乎已经堪称陌路。但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国
的语言工作者还都醉心于从历史状态中寻找语言现象的

存在理据，用源自历史语言考证得来的学理确定新的语言

现象之不合理性。

学校语言教育是社会语言教育的最直接的应和者，社

会母语教育通过语言政策、课程标准、考试制度等形式渗

透到学校语言教育当中。社会母语教育以基于历史状态

的严肃规训为导向，学校语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语言教

育，自然也以言语规范的教学为最高原则，从而使得每一

个新的语言成分要被规范所接受而登入正统教育的大雅

之堂，都必须先经历一场与历史理据的艰辛交锋。各级升

学考试语文的试卷内容及评价标准是习于规训这一传统

的鲜明注脚。

（二）学校母语教育应体现一定的宏观序列

母语素质养成，虽然在母语学习随在性的影响下应考

虑一定的整体性，但任何素质的养成都必然有符合其内在

规定的某种顺序。在我国，常规性的学校母语教育也曾几

度特别重视母语教育内在序列的探索，常用词汇研究、识

字教学分向实验、拼音教学程式探索、教学语法研讨、写作

序列追求等，都是重视序列的表现。但这些重视，基本上

都着眼于单项知识或能力的发展，而不是对母语素养宏观

层级的把握。

从宏观层级上说，母语能力大致体现为规范、正偏离、控

制三个纵向层面，三层级间有一定的上下兼容性，但基本层

级是明晰的。母语素质养成也应体现出相应的层级性，即首

先集中培养言语规范，再以此为基础有意识强化偏离，最后

进行话语控制力培养。层级的培养主要通过教学时段中教

学内容的不同侧重来体现。一般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毕

业，言语规范能力都应该作为学校母语教学的培养重点；言

语修饰能力在已经具备较强的语言审美意识之后才集中培

养效果更佳，普通孩子应从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开始比较合

适；话语控制能力的起点要求比较高，规范、美、流畅、坚定乐

观的态度、语用分析能力是其良好的基础，有组织的训练从

高中高年级甚至大学阶段开始比较合适［９］２７１。

以上述标准衡量，我国现行母语教育课程体系中，比

较成问题的是大学阶段母语教育。大学的母语教育应该

着重于语言调控力的培养，而不要去重复中学甚至小学阶

段的功课。目前的大学母语公共课，主要是普通话训练和

大学语文（或应用写作）。普通话训练毫无疑问属于语言

规范范畴，虽然对于来自方言区且基础教育阶段没有学好

普通话的学生而言，开设普通话训练课程有利于他们形成

一种新的能力，但在基本交际用语就是普通话的高等学

校，普通话训练的该项作用应通过选修课或第二课堂加以

实现，而不应作为一门公共课，让原本早就能熟练运用普

通话的大批学生徒耗青春。由此反观，方言区应该抓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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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规范学习的黄金期，在小学阶段加开普通话课或增加语

文课课时以集中学好普通话，以避免到本应培养高层级母

语能力的大学还要来重补最初层级的母语素养。再说大

学语文，它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曾受到重视。当时开设大学

语文原本就是基于对中学语文教学效果的不满意［１０］２４９，而

目前大学语文也普遍被戏谑为“高四语文”，可见，无论是

初设之时还是多年后的当下，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一直是

比较令人生疑的。另外，有些院系将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

文，作为一门以格式化写作为主要内容的几乎不需太多言

语智慧的课程，应用写作缺乏成为一门大学公共必修课的

逻辑基础。据此，高校公共母语课程应基于并区别于基础

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它不能再着力进行语言规范或赏析

语言偏离之美，而应聚焦于以逻辑思维、语用心理、言语自

信为主体内容的语言控制力培养。“语用逻辑与话语控

制”或许是个可以参考的课程名称。

（三）社会母语教育需提供多样化补偿

语言的方式就是人存在的方式。那些由于家庭文化

资本薄弱及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缺憾，而没能在语言成长

黄金阶段获得应有母语素养者，应该在成年之后获得补偿

式的母语教育。当前网络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发展方向

也有为成人提供母语补偿教育的诉求。预计随着文化生

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渴求母语补偿教育的人群总量会进

一步增多。

当前，社会角度的母语能力补偿似乎集中于农民工的

普通话培训［１１］。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而言，普通话是他们在

城市生活的基本交际工具，虽然“他乡”感不仅仅因语言造

成，但如果在日常交流上也陷入困境，文化融城、心理融城

就只能沦为空谈。而根据萨丕尔（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ｐｉｒ）的器官适
应论，“发音器官的肌肉从幼年就已变得只习惯于发生我

们自己的语言的传统语音所需的那些调节和调节系统”，

“其它调节，由于没有用过或由于逐渐淘汰，而永远受到抑

制。”［１２］３９所以对于那些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以普通话为代

表的规范层面的母语补偿是必要的。而新生代农民工则

基本受过中等教育，接受过系统的规范层面的母语教育，

加之又成长于电媒发达、普通话推广有力度的时代，如果

还对他们过多强调规范层面的母语补偿，就是一种社会资

源浪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最大的困惑是因群体性

地位低而导致的语言自信匮乏，良好话语控制力的培养是

增强言语自信的重要手段［１３］，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

补偿应以第三层面的话语控制力培养为重点。

亟需获得母语补偿的社会种群决不止于农民工，而个

体母语素养的提升也永无止境，从母语素养的层级结构出

发重新考量母语教育的基本体系，既有助于个体在更清晰

的目标下自觉发展自我母语素质，也有助于学校与社会面

向不同对象构建更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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